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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集：古田春雷

1.  在闽西梅花山深处，有一个美丽的山村，叫五龙村。

五龙村是个山间盆地，一条小河缓缓流淌，注入黄潭河，流入汀江。

这里山清水秀，沃土良田连绵，一年四季，瓜果飘香。
2.  20世纪20年代，五龙村大多数土地都被土豪劣绅霸占了。大土豪马善富，一家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。

3. 马细子一家五口，大哥马头常年在汀江拉纤，家里只有奶奶、老爹马老七和二姐阿莲。靠租种马善富的三分薄地过活，辛辛苦苦一年到头，还是糠菜半年粮。
4. 转眼又是大年三十了。五龙村响起了稀稀落落的鞭炮声。马老七穷得揭不开锅，蹲在低矮茅屋门口，长吁短叹：“这一家老小的，娘还病倒在床上呢，这年该怎么过呀！”
5.  “爹，我回来了！”随着说话声，马头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摘下了斗笠。小儿子马细子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，手中还提着一串河鱼。

6.  “爹，我们有鱼吃喽！”马细子高兴地扬了扬手中的河鱼，大声嚷嚷。

马老七接过河鱼，说：“天冷呐，冻着了咋办哟。”又转身喊道：“莲，阿莲哪。”
7. “哎，来啦。”马细子的二姐应声而出。

“先做一碗鱼汤给你奶奶喝吧。”马老七将河鱼交给了阿莲。

8.   一会儿，低矮的茅屋升起了袅袅炊烟。

9.  鱼汤的清香飘满了茅屋。里间躺在床上的老奶奶问道：“莲，莲哪，是河鱼么？”“这个马头啊，说不听，奶奶不馋，这大冷天的。”
“好了，好了，奶奶，您就知道心疼孙子。”阿莲将一碗热鱼汤端给了奶奶。

10.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阵吵闹声。原来，笑面虎的管家带着一群家丁收租来了。

11. “今年年成不好，我实在是交不起租谷啊。”马老七对管家苦苦哀求道。
大管家头也不抬，啪啦着算盘。过了好久，皮笑肉不笑地对马老七说：“你这租谷，利还利，利滚利，已经欠上11石另3斗了。大家都像你不交租，我们喝西北风啊？”

12. “大伯公哎，求求您老人家宽限几日，宽限几日，求求您老人家了。”马老七就差点跪在地上了。

“嘿，嘿，香哪，你这老家伙，没钱交租，倒有钱吃鱼吃肉！”说着，管家带人闯进了茅屋。
13.管家夺下老奶奶装有鱼汤的瓷碗，摔在地下，家丁把铁锅也砸碎了。茅屋里传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，夹杂着老奶奶的大声叫声和阿莲的哭声。

14.马细子冲了上去，家丁一巴掌就把他打在墙角。
马头哇地一声，操起扁担要和他们拼了。

 管家亮出了一把驳壳枪，狞笑着说：“来啊，兔崽子，有种你就上来。”

马老七死死抱住马头，哭着说：“儿啊，莫乱来，莫乱来哟。”

15.管家指挥着几个家丁要把马老七家的吃饭桌搬走。
16.“住手！”从门外传来一声断喝。

17. 马善富及时赶来了。马善富就是笑面虎，人们当面叫他马大善人，背后都叫他笑面虎。这人表面上和和气气，实际上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伪君子。

18. “啊！谁叫你这样干的！”马善富对管家大骂：“你看你，我一天不在家，你就不听我的话，乡里乡亲的，怎么可以搬人家的东西呢？”

19. 管家吱吱唔唔，挥手叫家丁放下吃饭桌，退在一边，大气也不敢出。

20.  “我们还是亲房叔伯嘛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要彼此照应不是”。马善富对马老七说：“还不上租子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不为难你！”

21. 马老七感激涕零：“多谢六叔公，多谢六叔公。”

22. 马善富以商量的口气说：“我说啊，管家这人是粗鲁了些。但，帐就从来没有算错过”。“管家啊，老七家欠多少啊？”
23．“回东家话，欠11石另3斗！”管家大声报数。

24.“老七啊，你看看，11石另3斗。田租谷啊，也不都是我马富贵家的，也要交给官府的。你看怎么办好呢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一年一年来还！”马老七硬着头皮说。

25.“还不起哟，利滚利，还不起哟！”马善富笑了。

“我，我，我给你打长工去！”马老七急了。
26. “这是一个好办法，不过呢，不要你去，你要种地嘛，叫细子来放牛，我家管吃管住，一年给你三石谷子，你看好不好？老七。”马善富笑眯眯的：“这样，也就是三四年吧，两清了。”

马老七答应了。

27. 马善富对管家说：“以后还要动粗，我就不敢用你了。去，给人家三块铜元，赔人家东西。”
马老七接过铜元时，感激地流下了眼泪。

28. 过了年，大年初三，管家就叫马细子出工了。到马善富的大土楼积善楼后，管家叫来长工李三说：“教教马细子，怎样放牛！”

29. 马细子每天要放9头牛，3头黄牛，6头水牛。每天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就得起床，赶牛到梅花山去放牧，晚上，还要割一担嫩草回来。
30. 一天中午，马细子放牛来到梅花山。梅花山百花争艳，万木葱茏。马细子吃过随身带来的两个煮地瓜，躺在山坡上晒太阳，迷迷糊糊竟然睡着了。

31. “牛相斗啦，牛相斗啦！”上山割草的一个山妹子大声惊叫，马细子一骨碌地爬了起来。
32. 山窝里，马善富的两头犍牛顶在一块，斗红了眼。听长工李三说，犍牛相斗，会死命相拼，有的牛，都斗没了。

33.  马细子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急得快哭了。

这时，路上来了一位教书先生，他看了看束手无策的马细子，又看了看相斗的两头犍牛。他明白了。
34.   只见教书先生慢慢走近犍牛，看准其中一头特别强悍的，猛地扯动牛鼻绳，强悍犍牛挣扎了几下，被扯开了。另一只犍牛追了几步，教书先生松动了一下牛鼻绳，强悍犍牛回身迎战，那只犍牛见无机可乘，怏怏离去。

35. 马细子掏出一把野果子，递给教书先生吃。教书先生拣了一颗，吃了，说：“哟，好甜哪。小老弟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我叫马细子，五龙村的。”“好啊，马细子老弟，以后放牛不要睡觉了哦，我走了。”
36. 马细子把野果子都塞进了教书先生的口袋。教书先生亲切地摸了摸马细子的头，笑道：“你这小老弟啊。”

37. 教书先生走出了老远，马细子才想起忘了问他的名字。马细子追了几步，大声喊道：“先生，您叫什么名字？” 

教书先生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，笑笑回答道：“教书匠。”
38. 傍晚，马细子背着一大篓嫩草，将9头牛赶往积善楼。

39. 马善富恰好和管家从积善楼出来溜达。马细子看到他们，低下头加快了脚步。马善富叫住了马细子说：“牛，都吃得饱？”马细子说：“饱饱的。”马善富又问：“草还嫩么？”马细子说：“六叔公，您看，嫩，嫩呢。”马善富挥挥手说：“回去吧，叫李三换一把干草垫垫牛栏。”
40. 马细子赶牛进了屋。马善富狠狠地跺了跺地面的石板，说：“可恶啊，可恶！垫钱给我都不要！一年三石谷子啊！”管家怔怔地望着马善富，懵懵懂懂。
41. “你啊，没有看到么？牛相斗啊，两只犍牛的皮都破了！”马善富说：“你知道怎样教训那兔崽子哦。”管家说：“东家，我懂我懂！”
42. 昏黄的油灯下，长工李三端出半小碗咸菜，捞起一碗地瓜稀饭，递给马细子说：“孩子，趁热吃吧。”马细子刚接过饭碗，“啪”地一鞭子，打在马细子的手腕上。“吃，吃，吃，我叫你吃！”管家凶神恶煞般地站在马细子的面前。
43. “兔崽子，一年三石谷子，管吃管住，美了你啊，说，牛怎么有伤？！”

“牛，牛相斗。”

“我要让你长长记性！跪下！”

“我不跪!”

“好啊，还嘴硬了啊，兔崽子。李三，抽他三十鞭子！”

“他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我下不了手。”
“好啊，你下不了手，就扣兔崽子三石谷子！”

“李叔，求求你，抽我吧，我要三石谷子！”

“孩子，我，我真的下不了手啊。”

“兔崽子，要不是马大善人，伤了两头水牛，赔三石谷子，做梦去吧！”

44. 马细子被罚了三石谷子，一年到头就要在马善富家白白干活了。马细子跑回了家，断断续续地说清了“牛相斗”的事。老奶奶急了，要马老七找马善富评评理。马老七来到积善楼几次，家丁说：“马大善人不在家。”
45. 这一天，马善富和管家出外溜达时，被马老七撞见了。听了马老七对罚三石谷子不服的话。马善富说：“那两头犍牛本来要卖个好价钱的，皮破了，谁还要呢？我们乡里乡亲的，便宜卖给你，十块光洋一头，两头二十块，打个八折好了，十六块。谷子就不罚了，为什么要罚呢？一块光洋可以买二石谷的。老七，你说说，我这大善人当得亏不亏啊？”马老七无言以对。
46. 马细子只得又回到了积善楼。他对长工李三说：“李叔啊，您干嘛不抽我呢？抽了，就不会白干活了。”李三说：“孩子啊，抽了你，你那三石谷子，还是要罚的啊。”马细子说：“李叔，那不是狗管家说的吗？我不明白。”李三说：“咱们穷人再有道理也没有地方好讲的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长大后，你就明白了。”
47. 马细子还是每天早上出门放牛，晚上背一大竹篓嫩草回来。他格外小心，大半年来，狗管家嗅来嗅去的，却挑不出半点错。一天傍晚，马善富奉着水烟筒，笑眯眯地看着马细子赶着牛群鱼贯而入，对管家说：“牛又长膘了，我看，可以给马细子加半斗谷子嘛，谁叫我是大善人呢？”
48. 一天，马细子将一群牛赶到了“梅花十八洞”的石洞坑前的山窝吃草。他发现了一颗大树的树梢上有一个鸟窝，就吱溜一声爬上树去。
49. “砰－砰－砰”，激烈的枪声在山窝里回响，惊起了一群群飞鸟。马细子向响枪的地方望去，他看到一群白军士兵正在追赶着一位穿灰色长衫的人。马细子定睛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。
50. 那位穿灰色长衫的人，就是教书先生！教书先生面对追兵，不慌不忙，抬手几枪，就有几个追兵应声倒地。突然，一声枪响，教书先生趔趄了一下，载倒了。
51. 马细子溜下大树，飞奔过去。教书先生看到他，说：“小老弟，是你。”马细子说：“快，快，我知道有一个山洞。”教书先生说：“小老弟，危险，别管我。”马细子拖着教书先生，向山洞挪去。

52. 刚进山洞不久，白军就追了过来。白军在山洞外来来回回搜了几遍，就是没有发现山洞。只听到洞外有一个军官模样的大声说：“弟兄们，共党头子受伤了，跑不远。抓活的，赏大洋三百块，官升三级！”
53. 教书先生大腿中弹，伤口不停地流血。马细子撕下一块布，为教书先生包扎。豆大的汗珠从教书先生的前额滚淌了下来。教书先生一边紧盯着洞外，一边用力地握了握马细子的手。

54. 突然，一阵激烈的枪声从远处传来，洞外倒下了一片白军士兵。剩余的白军立即葡伏在地上，拼命还击。一会儿，枪身平息了。一个声音说：“马营长，土共往东跑了！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弟兄们，给我追！”枪声再次响起，越来越远。
55. 山洞内，教书先生松了一口气，对马细子说：“小老弟，你是马细子，五龙村的，谢谢你了。”马细子说：“先生，白狗子为什么要抓您呢？那些白狗子可坏了。”教书先生说：“小老弟啊，将来我们要把坏蛋全部消灭。”
56. 马细子问：“什么消灭？”教书先生笑了：“就是除掉。”马细子问：“那些地主老财也是坏蛋了，也要除掉吗？”教书先生说：“对了，是坏蛋都要除掉，让老百姓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衣穿，没有人欺负人，没有人压迫人，没有人剥削人，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小老弟，你说好不好？”马细子似懂非懂，但还是回答说：“好！”
57. 马细子问：“先生，您姓什么？”教书先生笑了，说：“姓杨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根钢笔，在马细子的手心里写下了一个“杨”字。教书先生说：“这个，就是杨字，木易杨。小老弟，你也要读书，识字，学文化，不能当睁眼瞎。”
58. 马细子说：“我爹也说了，不读书识字是个睁眼瞎，被人骗了还不晓得。可是，上学要很多钱的。”教书先生说：“小老弟，过不了多久，人人有书读，不要钱。”马细子说：“哪，哪，我找您去，您教我读书行吗？”教书先生：“行，你就来找我。”马细子伸出食指说：“拉勾。”教书先生笑了：“行，咱们拉勾。”
59. 洞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马细子留下半个煮地瓜和几十粒鸟蛋。马细子红着脸说：“先生，煮地瓜还有半个，我爹说，山鸟蛋很补的，您吃，您吃。”教书先生说：“小老弟，我现在不饿。”马细子说：“明天我会早些来，送好吃的来。”教书先生笑笑说：“小老弟，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。”
60. 马细子回到积善楼，一个晚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长工李三半夜给牛棚加好草料回到长工屋，看到马细子躺在床上，还睁大着眼睛，就说：“睡吧，孩子，莫想那么多心事。”马细子问：“李叔，您怎么晓得我有心事？”李三说：“吃住在一起大半年了，说吧，孩子，有啥事？”
61. 马细子说：“李叔，求您一件事好吗？”李三说：“说吧，孩子。”马细子说：“您，您有好吃的吗？”李三说：“怎么，嘴馋了，叔还有几个鸡蛋，喏，就藏在墙角的瓮里。”马细子说：“李叔，借给我好吗？我一定还。”
62. 李三说：“孩子，拿去吧，爱吃就吃，不要你还。”马细子高兴地从床上爬了起来：“李叔，您真好！”李三笑了：“这孩子，明天还要起早呢，睡吧。”
63. 一大早，马细子就赶牛来到石洞坑，放出牛群后，连蹦带跳地来到隐秘洞口，大声叫道：“先生，先生，我带鸡蛋来了。”
64. 走入洞内，马细子发现教书先生不见了。他叫啊叫啊，依然不见教书先生的踪影。马细子捧着还带着体温的鸡蛋，急得流出了眼泪。

65. 马细子一连几个夜晚，都坐在长工屋的门槛上，呆呆的。先生去哪里了呢？先生被白狗子抓走了吗？先生会被杀死吗？为什么要让先生一个人呆在山洞里呢？先生那“小老弟”“小老弟”的亲切呼声，好像还在耳边回响。
66. 长工李三端来一碗地瓜稀饭，说：“孩子，吃饭吧。”
67. 这时，积善楼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。进来一群荷枪实弹、晃着手电筒的白军，为首的军官骂骂咧咧的。管家提着马灯，讨好地跑前跑后，左一声“少爷”，右一声“营长”。那位白军军官大骂：“抓到那大共匪，我就是团长、旅长了，还营长！呸，煮熟的鸭子给飞跑喽！”

68.   马细子竖起了耳朵，专心听大院那边的动静。
69.  马善富手持水烟壶，踱了出来，说：“富贵啊，回来了。”白军军官说：“回来了，追击大共匪追到家门口了。”马善富说：“可要住些日子？”白军军官说：“不了，爹，我今晚就走。近日时局动荡，我给您留下一挺机枪，十条快枪，以防万一。”马善富说：“好，好，进屋说，进屋说。”
70. 马细子看到，四个白军士兵，吃力地扛了两箱子物件进门。不一会儿，那个白军军官――马营长，就前呼后拥地带着他那十几个士兵走了。积善楼外，杂乱的马蹄声越来越远。
71.   教书先生没有事！教书先生没有被抓住！马细子高兴极了，想起教书先生慈祥的笑容，马细子忍不住笑出声来。长工李三也嘿嘿笑了。

72. 每天，马细子都把牛群赶到梅花山的石洞坑附近。马细子常常东张西望的，盼望教书先生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，叫一声“小老弟”，可是，每次，马细子都失望了。

73. 一个晚上，马细子半夜醒来。皎洁的月色从窗口射入，映照在积善楼的长工屋内。马细子吃惊地发现，李叔床上空荡荡的。他轻轻地叫了几声李叔，没有回答。李叔去哪里了呢？马细子睡不着了，他想一探究竟。
74.   积善楼外，传来此伏彼起的犬吠声。不久，李叔悄悄地推门进来，轻轻地掩好门，上床睡了。

75.   一连几个晚上，李叔都是半夜出门，再悄悄回来。李叔是谁呢？他要干什么？马细子想不明白，也不敢问，装着不知道这回事。可是，他跟李叔没有那么多话说了，还有意无意地躲开他。
76.   这一天傍晚，马细子将牛群赶回牛栏，李三帮他把肩膀上的一篓子嫩草卸了下来。马细子说了声多谢，就要走开。李三叫住了他。
77.   李三说：“孩子，我要给你看一件东西。”马细子说：“不看，我是外人，看什么看！”
李三说：“不看就算了，可惜了人家的好意哟。”马细子说：“谁的好意？看就看么。”李三从怀里掏出了一件东西。

78.   李三掏出的是一根钢笔，教书先生的钢笔。马细子捧在心口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79.  李三告诉马细子，杨先生已经回到古田蛟洋，这些天，就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。马细子说：“李叔，你三更半夜出门去，也是做大事的？”李三说：“对，我也是秘密做大事的，是革命！”马细子问：“革命？什么是革命？”
80.  李三说：“就是消灭全部坏蛋，不怕杀头。”马细子说：“李叔，我也要革命。”李三说：“我们在这里革命，要不让坏蛋知道。你懂吗？”马细子说：“我懂，你半夜出门革命，我谁都不告诉他。”李三笑了：“孩子，我晓得，你嘴巴紧，胆大心细。孩子，你已经是革命的人了。”
81.  冬天很快就过去了，转眼又是一年的春天。几场春雨后，梅花山万木争荣，鸟语花香，一派生机勃勃。马细子也向山间的春笋一样，节节拔高，往上高出了一个人头。
82. 这天傍晚，马细子又赶牛回来了。在积善楼大门口，遇到了马善富和管家正和长工李三说话。马善富说：“李三啊，你那手里的米袋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”李三笑嘻嘻地说：“是藏番薯呢。”马善富说：“是藏番薯？好东西哟。”
83.    李三打开米袋子，说：“东家，您老人家尝尝。” 藏番薯的气味很重，好比臭豆腐。马善富捏着鼻子，不耐烦地挥挥手。管家立即说：“去，去，干活去！”李三叫了一声马细子，把米袋子交给他，要他带回屋里去。
84.   马细子接过米袋子，哟，好沉哪。马细子把米袋子提回长工屋，打开一看，米袋子上面，是一些藏番薯，中间，是两颗他从来没有摸过的铁疙瘩。他抓在手里，认真地瞧了瞧。他明白了，这就是白狗子身上挂的手榴弹哪，威力可大着呢，一炸开，就能把一间房子掀开喽。马细子赶紧把米袋子藏在床底下，心口扑扑地跳。
85.   “吱呀”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马细子吓了一跳。“李叔，是您呀。”李三说：“孩子，好日子快来了！”李三告诉马细子，江西有个井冈山，在那里，有一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，叫朱毛红军。朱毛红军打土豪，分田地，穷苦老百姓可高兴啦。眼下，朱毛红军下山了，在长岭寨打了一仗，打下了汀州城。杨先生指示，我们村明晚举行暴动，迎接朱毛红军！
86.   马细子高兴地跳了起来，说：“李叔，我也要暴动！给我一颗手榴弹。”李三说：“你用不着手榴弹那铁疙瘩，明天晚上，一听到枪声，你就做一件事，把积善楼的门闩摇下来。”马细子说：“李叔，那您呢？”李三说：“我去对付马家的机枪！”

87.   第二天，天空阴沉沉的。当马细子头戴斗笠身背竹篓赶牛上山时，他听到了天边传来的隐隐雷声。
88.   傍晚，马细子赶牛回到积善楼，发现白军马营长回来了，十几个白匪兵分散藏在楼内，两挺机枪架在四楼的制高点上。管家走了过来，上下打量了马细子一番，说：“听好了，今晚谁也不许出去！”说着，一鞭子打在土墙上。
89.   夜晚，一道闪电劈过黑沉沉的天幕，接着，传来了一声炸雷，大雨倾盆，打得积善楼瓦片砰砰作响。
90.   “不行！必须把积善楼有伏兵的消息传出去，报告杨先生！”长工李三焦急地在长工屋里走来走去。马细子说：“李叔，我从窗口爬出去！”李三说：“不行啊，一楼没有窗口，二楼以上都被白狗子把守住了。”马细子说：“哪怎么办呢？快到暴动时辰了。”李三说：“来，我告诉你，――就这么办！”
91.   马细子端着一盆藏番薯向东大门走去。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！”守卫在门角的两个白匪端起枪，拉动了枪栓。“老总，嘻嘻，藏番薯，很好吃的。”闻到怪异的味道，两个白匪都捂住了鼻子。李三迅速摸上去，用手榴弹猛咂白匪后脑。砰砰两声，白匪一声不响地栽倒了。
92.   李三、马细子立即卸下门闩。砰砰砰，三声枪响。李三大叫一声：“小心！”，挡住了马细子，同时，用尽全力将两颗手榴弹扔了出去。
93. “轰隆”“轰隆”二声巨响，就听到了狗管家的嚎叫。李三血流满胸，推了马细子一把：“别管我，快，快，找到杨先生。”
94. 马细子顾不上擦去眼泪，一头钻进了黑夜里茫茫的雨幕。积善楼里乱枪响成了一片。
95. 马细子跑着跑着，左肩一热，脚一滑，跌到了，他向前爬啊爬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迎面开来一群人，闪电一亮，他看清是一支手拿大刀肩扛长矛的队伍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高叫了一声：“杨先生，楼里－有－白狗子。”就昏了过去。
96. 当马细子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躺在柔软的床上。他一眼就看到了杨先生，杨先生头戴红五星八角帽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好了，小老弟总算醒过来了。”
97. 马细子问：“杨先生，我这是在哪儿呀？”杨先生说：“小老弟，这是汀州城的大医院，要不是傅医生啊，你早就见马克思去喽。”马细子：“见马，马――”杨先生笑了：“也就是说，傅医生是你的救命恩人。”
98. 马细子问：“杨先生，土楼打下来了吗？”杨先生：“小老弟，你送出的情报很及时啊，土楼，打下来了，可惜的是笑面虎和他的龟儿子钻地道跑了。”
99. 马细子问：“杨先生，我李叔呢？”杨先生沉痛地说：“你李叔为革命牺牲了。”马细子失声痛哭。杨先生抚摸着马细子的头说：“小老弟，要革命，就会有牺牲！为了普天下人民的幸福，我们不怕牺牲！”
100. 窗外传来嘹亮的军号声。窗口望去，不远处操场有一列列队伍在操练，阳光下，格外雄壮威武。马细子说：“我不怕牺牲，我要当红军！”
